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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营往事
□宋颖辉

药王楼畔寻遗艾
□冬苇

领命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南宋在与金军交战的江淮、江汉地

区普遍设置镇抚使，这是利用“群盗”守
土抗金的地方军区。南宋也将实力较小
的地方军政长官改任镇抚使。岳飞收复
建康后，时任神武右军都统制的张俊没
有将岳飞部归并入神武右军（官兵），而
是推荐其出任地方官通泰镇抚使兼泰州
知州，辖区是扬州以东，从泰州到南通。

岳飞认为通泰镇抚使的职责只是据
守江北一隅之地，不适合军人，便写了一
封申状给南宋王朝的尚书省，希望到淮
南东路抗金前线一线任职，但没有得到
宋廷的应允，还是去上任了。

岳飞到达泰州后，首先张贴“安民告
示”，颁布社会秩序管理条例，组织民团，
维护社会秩序，拜访乡绅，了解地情、民
情，安抚百姓。他探访到通、泰二州粮食
短缺，急切间难以筹划，便向朝廷请求加
派船粮：“欲乞借支两浙、淮南路盐钞一
百万贯”，熬过眼前的困境，但是送上去
的札子石沉大海。由于船只太少，部队
只能陆续前来泰州。他将军营屯于城
外，不允许士兵随便到街市闲游，并常常
各处巡视，严禁军士骚扰百姓，其军队以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著称，深得百
姓拥护。

在建炎四年夏季，南宋政府对沿江
的防务进行了重新布置。九江一带，以
朱胜非为安抚大使；由池州到建康，以吕
颐浩为安抚大使；镇江以下，以刘光世为
安抚大使。此时，任通泰镇抚使的岳飞
便隶属于刘光世的管辖指挥之下。

驰援楚州三战三捷
岳飞到达泰州还没几天，就接到北

上驰援楚州（今江苏淮安）的命令。
原来金军挞懒和兀朮要打开南下的

通道，南北进攻楚州。承州（今江苏高
邮）镇抚使薛庆为求牵制南路敌人，缓和
楚州的紧急局势，率部去与扬州郊外的
金兵作战，却不料扬州镇抚使郭仲威贪
生怕死不肯协力出击，致使薛庆陷入敌
众我寡的不利局面，后被金人俘获，遇
害。王林接替薛庆任承州镇抚使，不久
扬州和承州相继被金军占领。

在扬州和承州陷落之前，挞懒的兵
马已经包围了楚州。楚州镇抚使赵立勇
敢淳诚，生就一副魁梧奇伟的身材，平时
能和士卒们同甘共苦，战时每次都是披
甲冲锋在前。兀朮刚刚渡江、驻兵六合，
就曾在楚州城外分设了南北两屯，对楚
州进行夹攻，结果全被赵立打退。当这
次听到挞懒要率大军来攻楚州时，赵立
就着手把可能调集的粮食都集中到楚州
城中，准备长期坚守。挞懒果真率兵马
来攻时，赵立不但屡次亲率士卒出击，而
且委用一些武勇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
人士，在保卫楚州的战役中尽量集合了
各方力量。

扬州、承州和楚州所处的战略地位
都是相当紧要的。当扬、承二州陷入敌
人手中之后，如不尽力确保楚州，则整个
淮南将全部落入金人控制之下，泰州也
面临陷落之危。因此，执政大臣赵鼎向
赵构建议说，应当派遣张俊到江北去督
率那里的镇抚使们火速驰援楚州。然
而，张俊害怕和女真兵马交锋，用种种托
词拒不渡江北进。于是，南宋政府直接
下令给江北的各个镇抚使。

岳飞接到驰援楚州的命令后，立即
准备开赴前线。泰州已受金兵劫掠，既
无银钱、也缺绢帛，岳飞便写了申状给尚
书省，请求调拨一些钱帛，以便支付本军
冬衣费用。因军令急促，岳飞未等到回
应，便命部将张宪留守泰州，自己挥师出
征，率部进驻承州以东的三墩，逢敌边交
战边等其他宋军，但迟迟未见各路镇抚
使率兵前来。

当时，刘光世也接到驰援承州的命
令，但他拖延几天后只派出副将王德等
率轻骑过江，应付朝廷。此时王德在江
北和金军接触后收兵返回镇江府，而王
林和郭仲威都“敛兵自保”。只有东海镇
抚使李彦先和赵立“刺臂为义兄弟”，救
援楚州非常出力，率部伍直抵楚州山阳
县北神镇，却被金军扼制于淮河中，不得
前进。岳飞与李彦先也难以汇合，他率
缺衣少食的几千孤军，屯扎在敌人的大
寨附近。

事已至此，岳飞深知援楚之难。他
接连向刘光世发出两封公牍，申述自己

的困难处境，只提出“欲望钧慈捐一二千
之众，假十余日之粮，令飞得激励士卒，
径赴贼垒，解二州之围，扫犬羊之迹”。
或“别差统制官一员前来掎角，庶成大
功，不致误国事”。激切心情，溢于言
表。但是，如此恳切的、最低限度的请
求，刘光世也杳无回音。

势孤援绝，面对数倍于自己的金军，
岳飞不但每次都亲临战阵，而且经常身
先士卒担任“旗头”。将士的动止进退，
都唯“旗头”是瞻，看岳飞如何挥动手中
的旗帜。岳飞庄重严肃、不轻言笑，对将
士公正无私、恩威相济、赏罚分明，全军
齐心抗敌。在援楚战斗中，“三战三捷，
杀金将高太保，俘酋长七十余人”。虽然
小胜三仗，由于敌势强大，楚州九月二十
五被金军攻陷，岳飞无奈之下退至承州
白炭村扎营候旨。

高宗闻报，“诏飞还守通泰”。岳飞
于十月初回师泰州。

主动撤离泰州、通州
金军攻下楚州之后，20万大军转向

通泰。负责长江下游防务的刘光世此前
曾向南宋政府夸口说，已经把沿长江的
诸处要隘严加防守，保证不会让敌人得
以南渡。然而对于敌人入侵通泰军区，
他却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应援措施。

泰州这地方，无天险可以防守、无地
利可以凭借，幸而邻境有一个鼍潭湖，早
已被一支由梁山泊转移来的水军所占
领，可以借用为泰州的一道军事屏障。
这支水军，人数在1万以上，拥有两三百
只船舶，在张荣的领导之下，此前就曾与
金军作战。当挞懒率领山东境内的金军
南下之际，张荣也率领全部舟师顺清河
而下，每只船都满载粮食，进驻于鼍潭湖
中，他们将茭草堆积成墙，再用泥土涂抹
黏合，建成茭城，作为据点，屡次向南侵
金军挑战，诱敌深入，使敌人步骑四集，
都深陷在泥淖之中。但到建炎四年十一
月初，天寒冰冻，张荣的水军失去优势，
金军遂攻其茭城。张荣力不能当，于是
焚其积聚，弃其茭城，率其舟船和水军转
往兴化缩头湖。

金军把张荣的水军驱逐出鼍潭

湖，等于把泰州的军事屏障全部拆除，在
泰州的岳飞部队，再没有可以依恃的军
事力量了。

挞懒号称20万的大军，猛扑泰州。此
时，泰州城无险可恃、无粮可守，岳飞只有
1万多兵力，与金军相差悬殊。岳飞接到
命令，要他“可战即战，可守即守”，如不可
守，则保护百姓，撤退到江对岸的沙州。

11月初，岳飞只能主动放弃泰州城，
率军退守泰兴县的柴墟镇。金兵的大军
迫来，与岳家军在南霸塘展开激战，“河流
为丹”。到十一月初七，在难民全部安置
于阴沙（靖江）后，岳飞率军自柴墟镇分批
渡江，移屯于江阴军境内。十一月十七泰
州沦陷，十一月二十通州沦陷。

泰州、通州失守后，岳飞上奏“待
罪”。宋廷谅解，只是命令他在江阴军“就
粮”，防守江岸，“极力捍御金人，毋得透
漏”金军。

岳飞在南通的遗迹与传说
岳飞任通泰镇抚使虽然不长，但在

南通留有遗迹。金兀术攻陷楚州后大举
南侵，连盐税颇丰的如皋城，也被金兵占
领了。岳飞奉命由泰州率岳家军分水陆
两路北上阻敌，其中陆路由岳飞亲自率
领，直逼如皋城。岳家军行至如皋西十里
许八角井（今城西何庄，此地有井栏呈八
角形，故得名）时，饥渴难忍，岳飞命令休
息，因此大家都到这口井打水暂解饥渴。
可是一口井怎够数千兵马饮用呢？当地
民间传说表达了美好愿望：当时只要井水
不涌了，只要岳飞亲自去叩了一下井栏，
井水就溢出井口外，于是，这口井竟供应
了岳家军数千人马的饮水。此后，如皋百
姓为纪念精忠报国的岳飞，将这口井更名

“度军井”，其井栏得名“圣井栏”。
岳飞任通泰镇抚使时，曾统兵经过白

蒲，也留有一口岳家军使用过的古井，名
为“济忠井”，旧《如皋县志》有记载。清姚
鹏春所撰《白蒲镇志》中说：“济忠井，在白
蒲关北。宋岳飞曾总兵过此，时值亢旱，
河水尽涸，唯闸北有井，中注清泉，方虞一
勺之水不能偏饮，飞对井拜祝，泉即涌出，
味甘如醴。公语人曰：‘此井有灵，宜谨护
之。’今数百年，岁旱不竭。”

岳飞与南通的交集
□陶建明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师从周同、陈广，学习射箭、枪技。岳飞19岁从军，加入真定宣抚使的队伍，参加宋金联合攻辽的战役。23
岁加入赵构的队伍，为下级军官，因功升为秉义郎。24岁，岳飞因“越职上书”被免职。同年，岳飞被河北招抚使张所任为统领，后转入宗泽麾下，任统制。25岁，老将宗
泽病逝，由庸将杜充接任，岳飞在其手下任江淮宣抚司右军统制。建炎四年（1130），岳飞26岁收复建康，8月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

上图左起：岳飞像，度军井,颐和园长廊里的包袱锦苏式彩画《岳飞传》中岳家军与金兵交战的场景。

在如皋东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从迎
春桥循河北行二三米，便有一座季恺事
迹馆。此处原为药王庙旧址。由门而
入，东行数米便是“季恺实物陈列室”。
陈列室置于一幢清代老楼中。此楼上下
两层，民间俗称“药王楼”，即药王庙中的
藏经楼，饱经数百年风霜，屹立不倒，实
属难得。

《如皋历史文化》（2005年国际文化
出版公司出版，第49页）记载，药王庙始
建于唐代，清初倾坏，道士朱瑶章募捐重
建，共49间。庙中供有神农、皇帝、扁
鹊、华佗、张思邈等神医的雕像、画像。
庙中旧有一对妙联：“人欲卫生，不须草
木虫鱼，忠孝节廉皆是药；神存济世，纵
有贡铅金石，顽残贪诈岂能医。”

有人保存几十年前所摄药王庙门旧
照，照上可见在峥嵘岁月，山门外砌有水
泥弧线大门，两边共有四根笔直的水泥

柱子，中间上方为一颗大大的五角星，下
方为又黄又暗的木板门。近年来，为创
建季恺事迹馆，山门重新修缮，恢复旧
貌，古色古香。

山门内的藏经楼坐北朝南，长10.5
米，宽6.27米，高7.54米。此楼颇为美
观。屋檐上猫脸灰瓦与墙面上的长方灰
砖，相得益彰。左右两侧墙面上有一对
正方形砖雕——一座石山边，两棵仙树
下，一位老叟一手指树，一手执卷，望着
远方；山中树下，一位老药师，摸着长髯，
拄着拐杖，背着竹篮子，满脸笑容，仿佛
采到了珍贵的药材。

这幢小楼值得欣赏的还有上下两层
的窗户。一楼中间为门窗连体的竖列长
门，顶部窗楣为横排连理枝图案，形似蝙
蝠，下为大面积的斜格网状图形。一楼
两侧及二楼的长行木刻窗户，更有特色，
其间雕有对称的蝙蝠、虎符、玉戈等图

案。一楼内顶为黄板黄梁。二楼顶成三
角体，数面黑黄色三角形松木板次第排
开，其间短机庄重简朴，为无雕花四分之
一椭圆形。顶层短机下方还有笔直的随
梁枋，起到加固装饰大梁的作用。随梁
枋在如皋的众多老建筑中，并不多见。
两层之间的楼梯，经过改建，已非原貌。

一棵参天银杏树，矗立在楼后方。
几百年来，楼树相望。树下旧时栽种成
片艾草，每逢端午前后，周遭的善男信
女，来此采摘艾草过节。

相传，药王庙、药王楼，名有所指：此
处原为药园，所栽艾草为孙思邈遗艾。
艾灸、艾熏、艾水，清热解毒，消炎止痛，
救人济世，康人益寿，为穷苦的如皋细民
所喜。尤其是如皋人煮海为盐，身上湿
气尤重，艾草去湿有奇效，从此在如皋广
为流传。为纪念药王的恩德，如皋人在
此修庙。

又有民间传说，文坛巨擘李渔履及药
王庙。

李渔生于如皋，来自杏林世家。其父
李如松在如皋北大街甘蔗巷附近开有实裕
大药房。《李渔大传》（江苏人民出版社第6
页）有记，实裕大药房厅堂中悬挂着“药王
孙思邈”等医人画像。李渔从小就很敬仰
孙思邈。李如松常去养济院（今邮电局、如
皋初级中学北门附近）为疫民免费出诊，李
渔又于冒家巷附近的书院学习，两处距离
迎春桥仅约两三百米。加之，家中又经营
中草药材。因此，李渔小时常去药王庙藏
经阁玩耍读书。至于园中的艾草，他自然
熟悉。

李渔总角之时（虚岁15），回忆幼时在
如皋种植梧桐树时，写下名句：“小时种梧
桐，桐本细如艾”（1991年版《李渔全集·
第二卷·笠翁一家言诗词集》第5页），可见
他从小观察过艾草。

不久前，笔者在翻阅河口镇海关庙遗存史料中，看到一幅夹在旧经
书中的手绘平面图（见图）。细读图文，一个消逝60多年的沿河老镇历
历在目。

河口老镇历史悠久，清代《通州志》的地图上就标注“河口”。然而，
这幅藏于民间七八十年的手绘图，把河口镇的历史说得更早了。图文
写道：“永兴盐场 唐末后周九百六十年 黄海老岸 东利丰监设河口镇
（镇海关帝庙道藏编论续编初集四册载）。”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得知，
河口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永兴盐场所在地，作为官方治所的永兴场就设
在胡逗洲的黄海老岸，也是运盐河扬州直达通州的交通枢纽与盐运关
卡。唐末后周960年，由管理盐业的“东利丰监”设立河口镇。

据宋《文献通考》记载，胡逗洲“唐时为盐亭场，洲上多流人，煮盐为
业。”盐场分布在沙洲潮间及其周边港岸。刘陈河古名永兴运盐河，北
起夹江刘桥经陈桥向南入海。胡逗洲南部自平潮经唐闸西到狼山对
岸，当时的狼山、军山尚在海中。海岸又称老岸，黄海老岸的永兴场出
产的“吴盐”由河口集散装船，经长江北上至白蒲、如皋，进入汉吴王刘
濞开凿的古运盐河到达扬州。可以说，永兴场港口——河口，是南通历
史上最古老的海港。

又据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唐东海徐夫人墓志》记载，南通境内发
现的首座五代墓葬地在“永兴场王铎铺界新河北永兴场运盐河东200
步。”碑文中的“新河”指新开凿的通扬运河，永兴场运盐河即为刘陈河，
王铎铺则为永兴场“专漕运，副上供”的盐运递铺，也在河口区域。徐夫
人墓地碑文是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土的，手绘图的画者不可能看到
碑文。巧合的是，两段记载都提及“永兴盐场”，可见画者不是“空穴来
风”。难怪当代《南通盐业史志》称，“永兴盐场”是南通最早的盐场。那
么，河口镇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也毋庸置疑了。

顺便提一个传说，现存的明万历《通州志》记有“崇川八景”，其中
“古寺钟声”就与河口有关。古寺，即南通城的天宁寺，建于唐代，素有
“一州伟观”之称。天宁寺的钟声，历史极富传奇色彩。传说天宁寺巨
钟铸成后，冶铸师临别时告诫僧人不要立即敲打，但僧人对此十分疑
惑，没有遵照嘱咐而是敲响大钟，时值冶铸师刚行至河口，闻到钟声便
长喟一声：“钟声只能传至十八里了！”从此“十八里”便叫开，成为记载
于南通古籍的乡土地名。南通古代民间流传：“先有天宁寺，后有南通
城。”南通成陆历史表明，“十八里河口”的涨陆出水，时间远胜州土，可
见其历史远于天宁寺、远于南通城，成为唐末五代“唐东海徐夫人”的墓
地，它怎么不会是南通历史上最古老的村落呢？

穿越唐宋元明清的历史风云，老胡逗洲与扶海洲、东布洲等融入江
海大平原，由于东海东去、长江南移，地处胡逗洲北境的永兴盐场，不得
不把卤灶东移南迁。到明朝中叶之前，南通境内南部盐场运盐河皆接
通于通州城河，然后进入通扬运河，经河口西行至扬州。后来，永兴盐
场最终谢幕，农耕文化在这里生根发展，粮棉耕织生产蒸蒸日上，乃至
成为粮棉之仓、纺织之乡，十八里河口老镇依旧是南通盐运和漕运的重
要枢纽，画于20世纪50年代前的手绘图，就是一个历史的记录。

据图记载，这幅图出自宗教道士之手，线条虽粗疏，但笔简意赅，一
目了然。看，“通扬大运河”跃然纸上，“临河一条街”引人注目，寺庙、店
铺、住家、渡口挨个排开，40多个名号一一标记：广教寺、石桥（集成
桥）、李家渡、李昆先生家、李二先生酒店、河口小学（李家办）、李尊三
家、姚家丝线厂丝线店、戴家渡、王家杂货店、马躺路、卫家桥、古镇海关
帝庙……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古镇海关帝庙、马躺路、河口小学、石拱
桥、广教寺都是颇有名气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占有三分之一居户的
李氏家族最有名望，参加革命的先辈就有22位，还有许多重视教育工
作的名人。笔者借用李氏家族后人李辰民先生一段回忆，来重现图中
未能描述的那个年代的状况：

“自前清时开始，小镇就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镇上有南北杂货
铺、粮油盐铺、黄白酒坊、砖瓦木行、染坊、豆腐坊、猪羊肉铺、药铺、丝线
铺、理发店、棺材店，以及季节性收购棉白棉籽的商行，还有两家小茶
馆。为了便利运河两岸行人摆渡，在镇南和镇北都设渡口，每到清晨和
傍晚，满载行人的渡船来往穿梭于运河之上，热闹非凡。”

笔者亦清楚记得，繁华景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到60年
代初，在三年特殊时期，石桥、石街坍塌，广教寺、镇海关帝庙被毁，老镇
的店面房被民居替代……

老镇虽逝，遗址尚在，名气亦在。近60年来，经过南通有关专家和
乡土文人的不断寻找和挖掘，十八里河口地区留下了一份份值得后人
数典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如祖居河口老镇、南通艾蓝染色技艺传承人姜
平先生如数家珍的表述：“永兴盐场、王铎铺、新河桥、刘陈河、桅杆田、
永宁潭（即倒坝潭）、镇海关帝庙、东海徐夫人墓、胡长龄墓、马探花墓、
李方膺父子墓、马躺路、五里树、集成桥、广教寺、福田寺、大生窑、大生
苏棉农场、通产鸡脚棉、蓝草名品‘蓼蓝’、小缸青、‘粉蓝布’、陈家桥的
蟹，等等。”

这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个，都是十八里河口地区带着泥土芬芳的
珍珠，也是通扬大运河文化遗产不可多得历史遗存，弥足珍贵。为进一
步挖掘和保护，2020年11月份，南通市政府把十八里河口地下文物保
藏区列入全市首批公布的地下文物保藏区。最近，又听说市有关部门
对这一带又有新规划，所以笔者建议，在规划区的通扬运河沿河绿化带
（即十八里河口老镇遗址），恢复河口老镇一条街历史风貌，重建李氏家
族宅院（河口小学遗址），复原李方膺父子墓园（建立李方膺纪念馆），重
建镇海关帝庙（恢复1922年历史原貌，再现新四军秘密联络点），用于
盐业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让老河口镇发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的作用。

今日，药园中艾草已不知何在，不过孙思邈、李渔的传说，却为这幢清代建筑的文化内涵，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图左起：后来做的大门，药王楼以及楼上的砖雕。

十八里河口老镇
□钱广裕

如今的十八里河口镇，是崇川区陈桥街道党政机关的所
在地，也是改革开放后新崛起的市郊农村集镇。可晓得这里
曾经还有个河口老镇吗？十八里河口老镇，位于唐闸镇北偏
西、通扬运河与刘陈河交汇处，也就是现在陈桥街道刘陈河
沿岸的河口村与集成村地带，残留的老镇一条街临通扬运河
左岸的集成村。

整理书籍时，翻到一本20世纪50年代由江苏南通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农业生产通俗读物《为什么要深耕翻土》，顿感眼前一亮，历史上南
通这座城市也曾有过自己的出版社，这对如今绝大部分南通人而言也
许还从未听说过。

江苏南通人民出版社位于市桃坞路52号，成立于1958年8月29
日，由中共南通地委宣传部、江苏人民出版社领导。进入20世纪60年
代后，由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精简机构和编制，该出版社于1960
年11月15日撤销。出版社在两年多时间里共出版图书192种，包括
《毛泽东思想闪金光》《江海红旗飘》《南通民间曲调选》等。

虽然江苏南通人民出版社在历史上仅存在了两年多时间，也早已
成为南通这座城市的记忆，但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南通文化出
版事业的发展历史。

存在两年多的南通人民出版社
□严卫华


